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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行霈提出： “江西在宋朝涌现的诗人特别多，此

前和此后都比较少。” （《中国文学史》第一卷）可见江

西宋代诗坛的崛起已经成为一种学界普遍关注的文学现

象。造成江西宋代诗坛繁荣的原因尽管是方方面面的，

但禅学的影响尤其值得重视。笔者认为，禅宗对江西宋

代诗歌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总体艺术风格上，而且表现在

具体的创作方法之中。就宋代江西诗人而言，在中国诗

歌史上影响最大的莫过于 “江西诗派”的领袖黄庭坚和

“诚斋体”的创制者杨万里。细析这两位诗坛泰斗所倡导

的诗歌创作方法，其中或隐或显的禅学化走向是宛然可

辨的。

一、 “夺胎换骨、点铁成金”

在黄庭坚倡导的诗歌创作方法中，最受后人讥评的

就是 “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法。金人王若虚就曾经对

此提出过十分严厉的批评： “鲁直论诗，有 ‘夺胎换骨、

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

者耳。鲁直好胜，而耻其出于前人，故为此强辞而私立

名字。” （《滹南遗老集》卷四十）此论一出， “夺胎换

骨、点铁成金”的创作方法几乎成了 “蹈袭剽窃”的代

名词。这实在有失公允。客观地说， “夺胎换骨、点铁

成金”既非教人 “剽窃”，亦非 “强辞而私立名字”，而

是宋代诗歌创作在受到禅宗思想影响后的一种必然选择。

中国古代诗歌在经历了唐代数百年的繁荣之后，各

种体裁大多基本定型，各类题材也几乎写尽。在这种情

况下，宋代诗人要想继续在文学样式上有所创新显然已

经十分困难。据说王安石就曾经对此发出过深深的感慨：

“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言语，已被乐天道

尽。” （见 《苕溪渔隐丛话》卷十四所引 《陈辅之诗话》）

笔者认为，黄庭坚的 “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实际上正

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就诗歌创作方法翻新问题所作的

一种积极尝试。

所谓 “点铁成金”，实际上是比喻在诗歌创作中，通

过对旧有语言材料的借鉴改造，以创造出新的诗歌意象

的一种独特手法。对此，黄庭坚本人的解释是：

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

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

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

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

与 “点铁成金”相联系的是 “夺胎换骨”。如果说前者重

在对旧有语言材料的借鉴改造，后者则是主张通过对旧

有的诗歌意象加以引深，并用新的语言形式来开拓出新

的意境。对此，黄庭坚的看法是：

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

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

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

胎法。 （引自慧洪 《冷斋夜话》卷一）

可见，无论是 “点铁成金”或是 “夺胎换骨”，贯穿其中

的共同精神不外乎主张在学习、借鉴前人创作经验时应

有所发展变化。取古人 “陈言”时，必须经过 “陶冶”，

才能为我所用；取古人之意时，则要 “造其语”或 “形

容之”，方能入我诗篇。其实，无论是对 “陈言”的 “陶

冶”，还是对古人之 “意”的 “造其语”或 “形容之”，

本质上都是一种新的艺术构思。尽管这种构思有时难免

会因对前人作品的过于偏爱而弱化了对现实生活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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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从而造成艺术原创力的消损，但就总体情况而言，

它仍然是以求新求变为基本特征的。对此，笔者认为莫

砺锋先生的看法比较公允。他认为： “‘夺胎换骨’说不

可能是主张 ‘蹈袭剽窃’，而只能是要求努力向前人学

习，尽可能多地吸收、借鉴前人诗文中的语言技巧，特

别是词汇、典故等修辞手段，从而充分利用前人的文学

遗产，达到 ‘以故为新’。在这里， ‘以故’只是手段，

‘为新’才是目的。” （《江西诗派研究》）至于黄庭坚为

什么要 “以故为新”而不主张自创新意、自铸伟辞，这

主要是时代使然。周裕锴先生就认为： “总而言之，这

两条诗法都是宋人在唐诗艺术丰碑的巨大压力下穷极思

变的产物， ‘点铁成金’是对 ‘辞不出风雅’的应战，

‘夺胎换骨’则是对 ‘思不出 《离骚》’的回答。” （《中

国禅宗与诗歌》）周裕锴先生所言，实际上还只涉及到黄

庭坚主张 “以故为新”手法的时代原因的一个方面。其

实，我们所说的 “时代使然”还包括更宽泛的含义，其

中禅宗的影响就是构成时代原因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首先，从语源上分析，无论是 “点铁成金”或是

“夺胎换骨”，它们都不是黄庭坚的 “私立名字”，而是或

直接、或间接地出自禅宗典籍。其中 “点铁成金”本是

道教炼丹术，佛法东渐后，禅师们便常常以此比喻凡俗

之人的顿悟成佛。如灵照禅师就说过： “灵丹一粒，点

铁成金；至理一言，点凡成圣。” （《景德传灯录》卷十

八） 《五灯会元》卷七 《翠岩令参禅师》中也有类似记

载： “还丹一粒，点铁成金。至理一言，转凡成圣。学

人上来，请师一点。”至于 “夺胎换骨”一词，虽不直接

出自禅宗典籍，但同样可在禅宗典籍中找到它们相互关

联的蛛丝马迹。据 《五灯会元》卷一记载，达摩祖师传

法给四个弟子，其中道副得其皮，尼总持得其 “肉”，道

育得其 “骨”，只有二祖慧可得其 “髓”。此外， 《祖堂

集》卷二 《慧可禅师》中有如下记载：

本名曰光光，因见神现，故号为神光。至于第二

夜，忽然头痛如裂，其师欲与炙之。空中有声，报

云：“且莫且莫，此是换骨，非常痛焉。”师即便止。

遂说前事见神之由，以白宝静。宝静曰： “必是吉

祥也，汝顶变矣，非昔首焉。”

或许正是看到了 “夺胎换骨”与禅宗存在一定的内

在关联，所以早在南宋时期，有的学者便把它与禅宗的

“活法”相提并论： “文章一技，要自有活法。若胶古人

之陈迹，而不能点化其句语，此乃谓之死法。死法专祖

蹈袭，则不能生于吾言之外。活法夺胎换骨，则不能毙

于吾言之内。” （俞成 《萤雪丛说》卷一）由此可见，

“点铁成金”和 “夺胎换骨”确实与禅宗典籍存在一定程

度的语源学上的关联。

其次，从思想渊源上看， “点铁成金”和 “夺胎换

骨”的精神实质是求新求变，要求自成一家，这种精神

实质显然直接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众所周知，禅宗的

最大特点就在于它否定外在的权威，强调 “本心”的地

位和作用，因此求新求变乃是禅宗不懈的追求。正是在

这一精神的鼓舞下，禅宗才生长出了 “一叶五花”的繁

茂景象。就江西禅宗而言，这种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

百丈怀海所谓 “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

传授” （《古尊宿语录》卷一），可以视为江西禅宗创新

精神的集中表述。进入宋代之后，文字禅开始流行，从

本质上看，文字禅同样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禅宗固有的

创新精神，只不过这种创新更多地表现在 “以一则公案、

一个话头或一首偈颂为对象，这就启示宋诗人以前人的

作品为对象，从中翻出自己的新见解、新意境、新风格

来。” （《中国禅宗与诗歌》）笔者以为，黄庭坚 “翻出自

己的新见解、新意境、新风格”的主要方法正是 “点铁

成金”和 “夺胎换骨”。可见 “点铁成金”和 “夺胎换

骨”的作诗方法确实与禅宗存在着思想渊源上的关联。

这种关联在黄庭坚的 《书梵志翻著袜诗》中表现得尤为

明显：

“梵志翻著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

可隐我脚。”一切众生颠倒，皆类如此，乃知梵志是

大修行人也。昔茅容季伟，田家子尔，杀鸡饭其母，

而以草具饭郭林宗。林宗起拜之，因劝使就学，遂

为四海名士。此翻著袜法也。（《豫章文集》卷十三）

“著袜”是禅宗威仪之一，类似于禅僧搭袈裟。王梵志作

为唐代著名诗僧，他将袜子翻过来穿，从形式上看是对

宗门的大不敬。然而，这种形式上的不敬，恰恰符合禅

家呵佛骂祖的创新精神。黄庭坚对此无疑是赞赏的。在

他看来， 《后汉书·郭太传》中那位杀鸡侍奉母亲、用粗

茶淡饭招待宾客的茅容，就与王梵志的 “翻著袜”有着

异曲同工之妙，而且妙就妙在不因循流俗，敢于创新。

这一情况足以表明，作为禅宗黄龙派法嗣的黄庭坚确实

秉承了禅宗超师越祖的创新精神。这种创新精神体现在

作诗方法上，自然会提倡以求新、求变为实质的 “点铁

成金”和 “夺胎换骨”法。

二、作诗打诨

唐诗重神韵，宋诗尚趣味，这是学术界一致公认的

事实。宋诗的趣味除了的禅趣和理趣之外，实际上还包

括谐趣。这种表现谐趣的诗篇在宋代江西诗人黄庭坚和

杨万里的作品中可谓俯拾即是。试举数例如下：

爱酒醉魂在，能言机事疏。平生几两屐，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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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车书。物色看王会，勋劳在石渠。拔毛能济世，

端为谢杨朱。（黄庭坚 《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

全诗八句均借用典故组合而成，但不用其原意，而是或

用其字面意，或反用其意，或翻出新意，充满了诙谐之

趣。

岭下看山似伏涛，见人上岭旋争豪。一登一陟

一回顾，我脚高时他更高。 （杨万里 《过上湖岭望

招贤江南北山》）

稚子相看只笑渠，老夫亦复小卢胡。一鸦飞立

钩栏角，仔细看来还有须。 （杨万里 《鸦》）

在杨万里笔下，自然界的山有与人一争高低的性格，长

胡须的乌鸦则成了令人捧腹的喜剧角色，真可谓风趣有

加。

翻检黄庭坚和杨万里的诗集可以发现，尽管造成他

们作品充满谐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 “打诨”作诗手

法的运用，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黄庭坚本人

在向学生传授作诗方法时就公开宣称： “作诗正如作杂

剧，初时布置，临了须打诨，方是出场。” （转引自 《王

直方诗话》）王季思先生曾对此作过鞭辟入里的分析：

宋诗一面固受禅宗的影响；而打诨通禅，宋诗

于当时流行的参军戏，正复得到不少启示。⋯⋯至

山谷谓：“作诗如作杂剧，临了须打诨，方是出场。”

更明揭以示学人，而江西派之宗风以立。山谷题伯

时顿尘马诗：“竹头抢地风不举，文书堆案睡自语。”

是打猛诨入；“忽看高马顿风尘，亦思归家洗袍裤。”

则是打猛诨出矣。⋯⋯下至杨诚斋，大而日月山川，

小而虫鱼草木，无不可以打诨，江西派的宗风，可

说发展到极限了。 （《玉轮轩曲论·打诨、参禅与江

西诗派》）

这段论述对宋诗，特别是黄庭坚和杨万里作诗打诨

的手法作了十分细致的分析，足以证明 “打诨”手法在

谐趣诗中的广泛运用是一种不争的事实。我们认为，尽

管宋诗的 “打诨”手法是从唐宋时期盛行的参军戏直接

引用而来，但究根溯源的话，仍然可以发现它与禅宗密

切相关。

首先， “打诨”手法与禅宗的 “游戏三昧”存在着

本质上的趋同。所谓 “游戏三昧”，是指 “心灵臻于最高

觉悟之境，而为绝对自由，不受任何对象性所囿” （《佛

教大辞典》）。这是一种极具中国禅宗特点的佛学修行方

法。在中国古代禅师看来，佛法真如无处不在，一切只

须任运随缘，即可顿悟真如；否则，如果执著于一端，

反而与般若无缘。因此， “游戏三昧”的实质就是要以

游戏的方法去破除人们的偏执。长灵和尚所说的 “游戏

三昧，逢场设施，无可无不可” （《禅宗集成·长灵和尚

语录》），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意思。禅宗典籍中大量存

在的诸如马祖道一以 “为止小儿啼”来回答 “和尚为甚

么说即心即佛”问题的公案，实际上就是以游戏法阐释

禅宗佛性理论的典型例子。而 “打诨”手法按照王季思

先生的解释，其内容主要是 “戏言以近庄，反言以显

正”，因此从本质上看也正是一种游戏法。就诗歌创作而

言，这种游戏法的功能主要有二： “一是 ‘切题可笑’

（陈善 《扪虱新语》下集卷一），紧扣题目而充满谐趣，

使读者在笑声中恍然领悟题旨。二是使人 ‘退思有味’

（张元千语），在 ‘打猛诨入’和 ‘打猛诨出’完全背离

的语境中，获得一种尝橄榄似的 ‘苦过味方永’的审美

快感。” （《中国禅宗与诗歌》）倘若说禅宗的 “游戏三

昧”旨在破除人们的迷执，以便顿悟真如的话，那么作

诗打诨则是为了把人们从习惯性的常规思维中唤醒，以

便获得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新奇的审美感受；二者之间

用途虽异，套路却是基本相似的。

其次，就形式而言，作诗打诨与禅宗的机锋棒喝存

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禅宗不立文字，直指心源，

诸大德之间，每以一二话头随机启发。这种传统经过洪

州禅，特别是临济宗的发展之后，逐渐形成了机锋棒喝

这样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教授方式。在禅宗的灯录中，

此类例子真是不胜枚举。例如：

问： “如何是古佛心？”师曰： “镇州萝匐重三

斤。” （《五灯会元》卷十一）

时有僧出问： “如何是无位真人？”师下禅床，

把住云：“道？道？”其僧拟议，师托开，云： “无

位真人是什么干屎橛？” （《临济录》）

这两则公案中的机锋斗辩之词，就是绝妙的 “打诨”

之语。前者以 “镇州萝匐重三斤”这样的戏谑之语来回

答 “如何是古佛心”的庄严话题，可谓与打诨手法中

“戏言而近庄”的特点不谋而合；而临济义玄禅师把 “无

位真人”说成是 “干屎橛”，则与打诨手法中 “反言以显

正”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 “棒喝”，那更是打诨

手法的一种极端运用。如临济义玄禅师大悟后，先打大

愚禅师，后打其师黄檗，有时还师徒互打，就是 “棒喝”

的典型例子。正因为如此，所以王季思先生认为： “大

抵禅师之于学人，类引其机而不发，有似乎参军戏之打

猛诨入，使学人于此而能参悟，下一转语，即打猛诨出

矣。然 ‘道可道，非常道’，一切语言文字，就道体言，

总为有漏。禅宗不立语言文字，初实有见于此。而仍不

免以机锋接人，则出于不得已。使学人于此，已有所见，

即其道而反应之，则彼亦将自穷。永嘉禅师之一夕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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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显例也。于是继之而有一字禅、一指禅，冀以免夫有

漏。其极至于一棒一喝，乃并打诨之形式而袭之。”

（《打诨、参禅与江西诗派》）

三、诚斋活法

如前所述， “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作诗方法，

完全可以视为黄庭坚为了冲决唐诗的挤压，以便自成一

家而作的一种创新尝试。尝试的结果产生了江西诗派。

江西诗派的最大弊端是过份重视书本知识的积累而忽视

了对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的关注，如此则势必造成诗人面

目雷同，缺少生机；也就是说步入了一条与黄庭坚初衷

相悖的死胡同。杨万里正是看到了江西诗派的上述缺陷，

所以才自辟蹊径，走出了一条与江西派诗人完全不同的

创作道路。他在 《跋徐恭仲省傒近诗》中写道： “传派

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

行前更出头。”这种 “作家各自一风流”的创新精神，使

杨万里的创作摆脱了江西诗派脱离生活，只在字句韵律

上刻意锻造风气的桎梏，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对后世

影响很大的 “诚斋体”。 “诚斋体”的形成，与杨万里所

提倡的 “活法”密切相关。杨万里的诗友张镃就说过：

“造化精神无尽期，跳腾踔厉即时追。目前言句知多少，

罕有先生活法诗。” （《携杨秘监诗一编登舟因成二绝》）

“活法”一词原是 《江西诗社宗派图》的作者吕本中提出

来的，意在倡导一种 “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

亦不背于规矩” （《夏均父集序》）的创作方法。杨万里

的 “活法”虽然也包含这层意思，但两者之间毕竟存在

着本质的区别。周裕锴先生就认为： “吕氏的 ‘活法’

主要在于诗歌创作中变化与规矩的关系，侧重于思路活

络和语句灵活，他虽也注意到思维方式的圆转灵活，但

在创作实践中还没有多少重要突破，走的还是黄陈的老

路。而诚斋的 ‘活法’却造就出中国诗坛上罕见的极有

个性的新风格，这是因为它不仅重视机智的语言选择、

在句法结构上不拘一格、变化万方，而且特别强调到大

自然中去获取灵感天机，强调胸襟的透脱无碍和思维的

活泼自在，强调性灵的发现和艺术的独创。” （《中国禅

宗与诗歌》）简而言之，师法自然，不拘成法，善于捕捉

稍纵即逝、转瞬即改的自然情趣，并用生动活泼而又富

于变化的诗性语言加以表述，这就是杨万里的 “活法”。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 “诚斋活法”，也就是摒弃现

存的诗法衣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问侬佳句如

何法，无法无盂也没衣” （《酬阁皂山碧崖道士甘叔怀赠

十古风》）。

尽管杨万里曾经一再宣称 “平生学仙不学禅” （《李

圣俞郎中求吾家江西黄雀 法，戏作 经遗之》），但这

并不妨碍他与禅僧的交往。事实上，无论是杨万里的诗

论或是创作，都明显地反映出禅学对他的深刻浸染。葛

天民所谓 “赵州禅在口皮边，渊明诗写胸中妙” （《寄杨

诚斋》），就道出了 “诚斋体”诗歌与禅宗的密切关系。

就诗法而言， “诚斋活法”中同样可以找到禅宗思想和

方法影响的痕迹。

首先， “诚斋活法”的核心内容是求新，所谓 “传

宗传派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就是这种求新精神的

集中表述。表现在作品中，人们可以发现，不但苍蝇、

蚊子、蜘蛛、树阴等通常不进入诗歌描写领域的景物开

始大量进入杨万里的艺术视野，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而且即使是日常惯见的景物一旦摄入他的笔端，出能顿

时变得十分新奇。如：

才近中秋月已清，鸦青幕挂一团冰。忽然觉得

今宵月，无不黏天独自行。（《八月十二日夜诚斋望

月》）

杨万里从月挂天幕的平常景致中体会到的是月亮无

所黏滞、独自悬行。这种分明带有作者主观意念的独特

感受可谓新颖别致。在我们看来，这种新颖别致的独创

精神恰恰是与江西禅宗所倡导的独立精神一脉相承的。

王琦珍先生在 《论禅学对诚斋诗歌艺术的影响》一文中

曾经指出： “禅学一个最基本的理论是佛即本心，无须

外求。惟有识心达本，方可称得上是真正的证悟，而默

守祖法，死参不悟便属 ‘无智慧’，对祖师法门应取 ‘借

筏 （法）以登岸，登岸则舍筏’的态度。这种独立精神

也启迪了诗人的智慧，使他们意识到师仿前贤的关键，

应是掌握艺术规律，以发挥出那本来就潜藏于作家内心

的艺术创造力。这种创造力一经发掘并弘扬，诗人能以

自己独特的审美眼光与方式，去观照和摄取客观物象，

才会进入自由自得的创作境界，其创作才会有自己的面

目与艺术个性，这比学会成千上万种句法还有意义。所

以，和禅门中呵佛骂祖一样，诗家则贵在能 ‘自作诗中

祖’⋯⋯ ‘诚斋活法’的形成，明显反映着禅宗独立精

神的影响。” （《辽宁大学学报》 !""# 年第 # 期）我们认
为这种分析是深中肯綮的。

其次， “诚斋活法”的灵魂是 “活”。杨万里善于用

“活处观理”的方式去捕捉自然界无处不在的活泼生机，

以便在诗中创造出一个生意盎然的意象世界，于是乎在

他笔下，肃穆的青山有了旺盛的生命： “路入宣城山便

奇，苍虬活走绿鸾飞” （《晓过花桥入宣州界》）；平静的

秋江有了生机： “树抚一叶万梢枯，活底秋江水墨图”

（《晚风寒林》）；甚至连无影无踪的风也被赋予了人的爱

憎情感： “不去扫清天北雾，只来卷起浪头山” （《嘲淮
酉差 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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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诚斋活法”的这种 “活”的灵魂，同样是受南

宗禅影响的结果。在禅宗典籍中， “活”是一个最常见

的字眼。如临济义玄禅师说： “无形无相无根无本无住

处，活鲅鲅地。” （《临济录》）这里的 “活”是强调悟道

的随机性，即所谓任运随缘；而洞山守初禅师所说的：

“语中有语，名为死句；语中无语，则为活句。” （转引

自慧洪 《林间录》卷上）此中的 “活”，则是强调语言的

非逻辑性。至于 “参活句”，那更是宋代公案禅、看话禅

的一条基本原则。如云门宗的德山缘密禅师就对 “参活

句”的有关规律作过一番总结：

上堂： “但参活句，莫参死句。活句下荐得，

永劫无滞。一尘一佛国，一叶一释迦，是死句。扬

眉瞬目，举指竖拂，是死句。山河大地，更无淆讹，

是死句。”时有僧问： “如何是活句？”师曰： “波

斯仰面看。”曰：“恁么则不谬去也。”师便打。（《五

灯会元》卷十五）

可见所谓 “参活句”，实际上是指不拘于字面意义，只须

凭直觉去体验联想，并在这种体验联想的过程中顿悟

“本心”。禅宗这种 “活参”精神早在北宋习禅诗人的诗

论中就有所体现，黄庭坚就说过： “学者若不见古人用

意处，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更远。” （转引自 《潜溪诗

话》）至于直接把 “活参”引入诗法领域的则首推江西派

诗人曾几。他在 《读吕居仁旧诗有怀其人》中说： “学

诗如学禅，慎勿参死句。纵横无不可，乃在欢喜处。”与

曾几同时代的吕本中则在诗歌创作领域首次提出了 “活

法”：

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

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

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

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谢元晖有言： “好诗流转

圆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近世惟豫章黄公，首变

前作之弊，而后学者知所趋向，毕精尽知，左规右

矩，庶几至于变化不测。 （转引自刘克庄 《后村先

生大全集》卷九十五）

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吕本中的 “活法”已经涉

及到了诗歌创作领域自由与规律的关系问题，主张既要

依循规矩，又要变化莫测，而他所推崇的样版则是黄庭

坚的诗歌创作。这就表明这种 “活法”说到底还只是在

诗歌的语言形式上作文章，并未把目光投向现实生活这

一艺术创作的源泉。杨万里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总结了

江西诗派在创作方面的得失利弊，从而独辟蹊径地创造

了 “诚斋活法”，从而为宋人在唐诗的挤压下真正找到了

一条具有独特个性且充满艺术生命力的创作道路。在

“诚斋活法”的形成过程中，禅宗的影响同样是显而易见

的。仅从思维方式上看，杨万里所主张的学诗方法中的

“参”和 “悟”，就明显可以看到禅宗思想的影子。他在

《和李天麟二首》中就说过： “句法无难秘，工夫子但

加。参时且柏树，悟罢岂桃花。”后两句诗就涉及到了

《五灯会元》中两则著名的禅宗的公案，一是有僧问赵州

从谂禅师： “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从谂答曰： “庭前柏

树子。”一是灵云志勤禅师在沩山见桃花盛开而悟出万物

之理皆在于顺其本性与自然。受此启发，杨万里深刻地

体会到，一如参禅悟道不必执著于柏树、桃花，学诗也

无须过份拘泥于各种现成的诗法，只有参透重关，才能

表现出活泼的自然精神。此外，前文的葛天民曾称杨万

里 “赵州禅在口皮边”，而 “赵州禅”恰恰是大慧宗杲禅

师开创的看话禅 “提撕”的重要 “话头”。这些情况足以

表明，杨万里的 “诚斋活法”与禅宗，尤其是与大慧宗

杲的 “看话禅”在思维方式上确实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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